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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 日 ，云 南 边 境 一 处 临 时 驻 兵

点 内 ，南 部 战 区 陆 军 某 扫 雷 排 爆 大 队

官 兵 紧 张 有 序 地 忙 碌 着 。 今 天 ，他 们

即 将 奔 赴 雷 场 ，开 始 新 年 度 扫 雷 排 爆

作业。

这时，教导员黄建军的手机响了起

来——原来，正在贵州老家休假的杜富

国，打来了语音电话。

“ 教 导 员 ，今 天 大 家 又 要 上 雷 场 。

请您帮我向战友们转达，让大家扫雷作

业时，一定要注意安全……”电话里传

来“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亲切熟悉的

声音。

听到杜富国的问候，曾和他一起加

入大队并肩战斗的陈自捍、刘新未、熊鑫

等战友心里暖洋洋的。

雷场，越来越近。追随着杜富国的

战斗足迹，英雄的排雷战士们又一次踏

上“战场”。

担 当

从加入大队那天
起，就已经做好了最坏
的打算

扫雷，在搜索引擎里输入这两个字，

最先弹出的是一款电脑游戏。

在 这 款 电 脑 游 戏 里 ，玩 家 要 在 最

短 时 间 内 找 出 所 有 没 有 地 雷 的 格

子 。 游 戏 规 则 并 不 复 杂 ，玩 家 要 像 开

盲 盒 一 样 去 尝 试 —— 即 使 可 以 根 据

数 字 推 测 出 地 雷 的 位 置 ，但 没 有 点 开

以 前 ，谁 也 无 法 准 确 知 道 格 子 里 是 否

有地雷。

这一点和现实中的扫雷很像，只是

现实远比游戏复杂。真实的雷场里没有

明显的标志数据，更没有“死后重新再

来”的机会。

那是 4 年前一个夏日的午后。扒开

落叶，中士班长陈自捍明显感觉心跳加

速，手也跟着紧张起来。

一枚斜插在大树根部的炮弹映入眼

帘，露出地表的尾翼已经有了锈迹。

这是一枚重型迫击炮炮弹，发射后

未爆炸，性能极度不稳定，稍有触动就可

能爆炸。

一连串相关参数性能瞬间跳进陈自

捍脑海中。作为和杜富国一同来到大队

的老兵，他有丰富的扫雷排爆经验。

此刻，陈自捍比谁都清楚，如果这枚

炮弹出现意外，自己和身边的战友都会

有危险。

保证安全最好的方法便是远离危

险。但是，为了边疆人民少受地雷伤害，

陈自捍和战友们不得不一次次靠近这些

危险源，处置爆炸物。

“所有人停止作业，退出通道！”陈自

捍 扭 过 头 ，向 身 旁 搜 排 的 战 友 下 达 指

令。等战友们都退到安全区，他深吸一

口气，开始挖掘作业。

挖掘作业并不顺利。刚下过雨，挖

掘工具上很容易粘上泥土。为了保证安

全，陈自捍每挖一次都要用手抠去工具

上的泥土，进度十分缓慢。

好不容易结束了挖掘作业，雷坑内

的情况却让陈自捍一阵头皮发麻——炮

弹一米多长，弹体碗口粗细，被 4 根 10 多

厘米粗的树根缠绕包裹着。

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处置方式便

是 不 触 碰 未 爆 弹 ，直 接 用 炸 药 就 地 引

爆。然而，这种处置方式已无可能，因为

几米外就是国境线。

陈自捍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人工

拆除炮弹后，转运到销毁点。此刻，炮

弹触地引信十分敏感，轻微的震动就可

能让引信达到临界点发生爆炸。转运

前要锯断包裹着弹体的树根，震动无法

避免。

那是陈自捍多年扫雷生涯中最艰难

的时刻。他不断地深呼吸，尽可能轻地

拉动锯片，一根、两根、三根……树根不

断被锯断移走，眼看只剩最后一根，他却

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原来，最后一根树根和炮弹引信已

经搅在一起，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将树根

的另一端锯断，连同炮弹一起转运。气

氛变得更加紧张，陈自捍呼吸加快，手心

不断冒汗。

在安全区等待的战友们备受煎熬。

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消息传来，他们都明

白，班长遇到了大麻烦。

副班长何利成担心陈自捍的安危，

几次申请轮换，都被陈自捍拒绝了。

从加入大队那天开始，陈自捍就已

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那一刻，陈自捍心一横，接着便锯了

起来……当炮弹被成功转移销毁后，他

一直紧绷的神经顿时松了下来，汗水顺

着脸颊不断滴落。

扫雷排爆，是和“死神”打交道。陈

自捍至今还记得，战友程俊辉牺牲后，自

己的内心有多煎熬。游走在死亡边缘，

产生逃避的念头，是人的本能。然而，每

当想起乡亲们被地雷炸伤的惨状，陈自

捍一次次抛弃了逃避的想法。

“我是一名军人。如果我走了，老百

姓就要去面对这些地雷。这和当逃兵有

什么区别？”陈自捍说。

成 长

帮乡亲们扫清地
雷，是对他们最好的
报答

为什么加入扫雷排爆队？每名扫雷

兵都有自己的理由。

二级上士丁先庆是为了接过哥哥的

接力棒，扫清边疆雷患；从小在云南麻栗

坡雷场附近长大的刘贵涛，是为了让家

乡父老免受雷患之苦；来自四川都江堰

的陈汉成为排雷兵，源自对一等功臣付

小科的崇拜。

一级上士刘新未加入扫雷排爆大队

的初衷，和他们有些不同。刘新未曾经

和“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是朝夕相处的

战友。那天，站在讲台上，刘新未和大家

分享了自己入队的初衷——

2015 年，刘新未已是中士。听闻要

组建扫雷部队，执行边境扫雷任务，他觉

得这个特殊的任务，对自己而言或许是

一个机会——一个立功受奖、晋升上士

的机会。

那年年底，扫雷集训结束，扫雷部队

正式开进雷场，准备作业。

第一次到雷场附近村寨看到的场

景，刘新未至今难以忘怀：“那是一个不

到百人的村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假

肢、拐杖。”

对于从小生活在城市、家境优渥的

刘新未来说，这种为了生活付出的巨大

代价，是他难以想象的。看着戴着假肢

的两个乡亲为官兵带路去勘测雷场，刘

新未百感交集。第一次亲眼看到地雷在

百姓身上留下的伤疤，刘新未既震撼又

痛心。

这次雷场勘测，让刘新未深刻反思

自己入队的初衷。接下来发生的一件

事，再一次触动了刘新未。

那天，穿越一片芭蕉林时，刘新未和

几名战友都感觉肚子饿得咕咕叫。看着

树上半熟的芭蕉，他们没忍住摘了几根

芭蕉吃下了肚。

作业结束当天，队长龙泉在晚点名

时严厉批评了他们，责令刘新未几个人

把钱还给芭蕉林的主人作为补偿。

那天夜里，刘新未翻来覆去睡不着，

心里觉得很委屈：“摘几个半生不熟的芭

蕉吃，是为了补充体力，更好完成扫雷任

务。扫完雷，老百姓才能放心进入芭蕉

林收割果实。”

然而，让刘新未意外的是，第二天，

芭蕉林主人不但把补偿款退了回来，还

把熟透的芭蕉直接搬到雷场通道口，让

官兵们随便吃。

边疆老百姓的淳朴善良，让刘新未

感到羞愧，也让他再次审视起自己当排

雷兵的初衷。

最让刘新未触动的，是在一个雷场

守炸药的经历。

当时，为了保证雷场作业进度，刘

新未和战友提前将炸药搬运到雷场附

近。那天中午，他和战友刘贵涛留下看

守炸药。

到 了 午 饭 时 间 ，附 近 村 寨 的 几 位

乡 亲 陆 续 赶 来 ，盛 情 邀 请 他 们 到 家 里

吃 饭 。 刘 新 未 和 战 友 一 再 拒 绝 ，但 乡

亲 们 硬 是 把 他 们 拉 到 了 家 里 。 腊 肠 、

火 腿 、蜂 蛹 …… 老 乡 们 拿 出 家 里 最 好

的食材来招待他们。

回忆起那天的情景，刘新未的眼眶

湿润了：“老百姓太善良了！我一定要帮

他们扫清地雷，这样才能报答他们。”

也 是 从 那 时 开 始 ，单 纯 为 了 立 功

受奖、晋级的想法，从刘新未脑海里消

失得无影无踪。

“官兵们的亲身经历，胜过千言万语

的说教。”扫雷排爆大队政委赵永登说，

在雷场，这些年轻官兵真正体会到“人民

子弟兵”的深刻含义。

这，就是扫雷兵们最大的成长。

价 值

这 不 仅 是 一 道
菜，也是老百姓对军
人的爱

在云南麻栗坡，“军民鱼水情”是一

道菜名。这道极具地域特色的菜，用芭

蕉花和猪肉罐头制作而成。

当年，老百姓把芭蕉花作为食物送

到 了 前 线 ，指 战 员 们 也 拿 出 了 猪 肉 罐

头。单独吃芭蕉花，口感并不好，有一股

涩味。然而，当芭蕉花和猪肉罐头这两

样普通的食物组合在一起，味道竟然好

极了。

就这样，一道名为“军民鱼水情”的

特殊菜肴便问世了。后来，这道菜在当

地流传开来。

“这可不仅仅是一道特色菜，也是老

百姓对我们军人的爱。”扫雷排爆大队教

导员黄建军说。

雷场附近的村民，把扫雷兵当成自

己的亲人。官兵结束一天的扫雷任务返

营时，卖水果的乡亲总会往军车里送水

果。官兵们当然不肯要，总要掏出钱来

给乡亲们。

有一年休假回家，刘新未看到超市

里火龙果的标价很吃惊。他没想到，在

雷场附近，老百姓卖给他们的火龙果竟

然比市价低那么多。

原来，乡亲们知道部队有纪律，怕子

弟兵们不肯收送去的水果，只是象征性

地收了些钱。

还有一次，麻栗坡突遇山洪和泥石

流，扫雷队全体出动救灾。由于山路被

冲断，队里也没了大米。当天晚上，刘新

未和炊事班战友黎明一起到老乡家里借

粮应急。没想到，老乡直接把家里煮好

的米饭全部盛了出来，让他们带回去吃。

军民情深，以命相交。即便是一次

次徘徊在生死边缘，即便是身边有战友

牺牲、伤残，扫雷兵们仍不愿离开扫雷

一线。

二级上士熊鑫记得，杜富国被炸受

伤后，家人曾劝自己离开扫雷队。熊鑫

理解家人的担忧，他在请战书上这样写

道：“身为家中独子，我知道扫雷危险，感

到对不起父母。但是一想到当地老乡，

我真心不想离开……”

一级上士张中君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自己，选择了隐瞒。“瞒着父母来扫雷的

官兵，在我们队里起码有一半以上。”黄

建军说。

近年来，扫雷排爆大队的足迹抵达

边境 180 多个村寨，清排雷场 60 多平方

公里，搜排出爆炸物 20 多万枚，恢复边

民生产生活用地 52 万平方米。

那年，陈自捍休假时，特意重回麻栗

坡。看着脚下曾经的雷场，如今已经长

出绿色的庄稼，盖起医院，这名扫雷兵心

中涌起了阵阵暖流。

“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的战友们
■刘 华 刘 浩 赵文环

傍 晚 ，太 阳 刚 落 山 。 重 庆 奉 节 一

个 脐 橙 果 园 内 ，一 辆 黑 色 越 野 车 缓 缓

驶离。

车 上 ，果 园 主 人 丁 先 军 正 专 心 驾

车 。 突 然 ，手 机 铃 声 响 起 ，他 瞥 了 一

眼 车 里 的 显 示 屏 ，发 现 是 弟 弟 丁 先 庆

打 来 的 。

丁 先 庆 ，是 南 部 战 区 陆 军 某 扫 雷

排 爆 大 队 的 一 名 扫 雷 兵 ，多 次 参 加 扫

雷任务。

这些年，丁先庆给哥哥打电话，一

般都是在周末，聊的大多是家长里短的

闲话。

“今天不是周末，弟弟却给我打电

话，难道是出了什么事吗？”丁先军迅速

将车辆靠边停下，接通了手机。

“大哥，我从山上平安回来了。今

天，我们遇到了一个情况比较复杂的雷

场，当时好吓人！”弟弟那熟悉的乡音从

电话里传来。

“咋个咯？”丁先军关切地问。

“当时一上去，太阳很大，天气又热，

探雷器一放下去，到处在响……”此刻，

在距离重庆 1600 公里外，云南边境一处

营房内，丁先庆语气平淡地向哥哥讲起

了当天的经历——

这 天 ，丁 先 庆 和 战 友 们 像 往 常 一

样 ，在 云 南 边 境 山 林 里 执 行 扫 雷 任

务 。 刚 进 雷 场 ，他 便 陆 续 发 现 好 几 个

倒 插 着 竹 签 的 陷 阱 。 探 测 搜 排 过 程

中 ，他 又 发 现 了 干 扰 搜 排 定 位 地 雷 的

一些铁钉。

忽然，一直嗡嗡直响的探雷器，响起

了变音——发现地雷了！

重复探测后，丁先庆很快判断出那

枚地雷的种类和周边情况。多年与地雷

爆炸物打交道，让丁先庆的扫雷排爆经

验十分丰富。对他来说，处理这样的地

雷并不复杂。

丁先庆跪下清理地雷右侧植被时，

突然被吓出一身汗——只见自己指尖上

露出一根线，顺着梳理过去，是一枚绑在

树上的绿色长柄手榴弹。

这是一枚被改造成绊发雷的手榴

弹 。 一 旦 丁 先 庆 没 能 及 时 发 现 这 颗

诡 计 雷 ，作 业 的 风 险 无 疑 会 大 幅 增

加。

这样的危险情况，在丁先庆的扫雷

生 涯 里 不 止 一 次 出 现 。 每 次 从“ 死 亡

线”上回来，他都会给远方的哥哥打个

电话。

哥哥丁先军也曾是一名扫雷兵，参

加过边境第二次大面积扫雷行动。当

年，听到部队要组建扫雷队的消息，当

兵 第 二 年 的 丁 先 军 第 一 时 间 报 了 名 。

此后，他一直在雷场作业。

退役后，成为果农的丁先军，仍对边

疆的雷患牵挂在心。2015 年，听闻扫雷

队重新组建，丁先军便鼓励已经参军的

弟弟，到扫雷一线去。

新组建的扫雷队里，不少干部骨干

是参加过第二次边境大扫雷行动的老

兵，队领导蒋俊峰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扫雷老兵，蒋俊峰深知任务的

危险程度——稍有差池便非死即伤。因

此，挑选扫雷队队员时，他格外认真。

从报名申请表里看到丁先庆的名字

时，蒋俊峰犹豫了一下。他不忍老战友

的家人再踏上雷场冒险，便给丁先军打

去劝阻电话。

没 想 到 ，丁 家 两 兄 弟 坚 决 拒 绝 了

这 份 好 意 。 在 他 俩 看 来 ，军 人 就 是 要

保 护 老 百 姓 。 能 排 除 雷 患 ，保 护 边 疆

人 民 少 受 一 些 伤 害 ，就 是 穿 这 身 军 装

最大的价值。

最终，丁先庆如愿成为扫雷队一员，

一干就是 7 年多。

“老丁，你打完电话赶紧过来，我们

收拾明天用的装备！”电话那头，传来战

友提醒丁先庆的声音。

“那你自己要重视安全，不要马虎大

意！”丁先军又叮嘱弟弟一句，便挂断电

话。

启动汽车，丁先军往家的方向赶去；

这一边，丁先庆来到库房拿起探雷器仔

细检查……

兄 弟 接 力 赴 雷 场
■赵永登 孟凡洋 赵文环

上图：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

爆大队配备新式防护装具时官兵

合影。

杨 萌摄

左图：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

爆大队官兵在云南边境地区执行

扫雷作业。

王荣森摄

右图：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

爆大队官兵扛炸药进山。

陶晓江摄


